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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较视域下的东西方浪漫主义艺术特质

——以李白和李斯特为例

曾宏
*1

【摘 要】: 诗圣李白与钢琴之王李斯特，时间间隔 11 个世纪，空间相距 8000 公里，艺术门类不同、成就影响

各异。不过二人美学主张、审美情趣及艺术风格存在特定关联度。本文拟从比较文化学的视域，对二人美学思想、

审美取向、艺术风格进行比对分析，探寻东西方浪漫主义艺术的超时空密码，以及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进行文

明互鉴的价值和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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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 701 年，李白生于中国西部的四川省江油县，卒于公元 762 年，是中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；公元 1811 年，李斯特

生于匈牙利西部的雷丁，卒于公元 1887 年，是欧洲十九世纪最重要的浪漫主义作曲家。他们同属开风气之先的艺术巨匠：李白

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纪元，李斯特则创造了浪漫主义乐派的全新样式——交响诗。李白的诗最早于公元十八世纪末，

由法国传教士钱德明介绍至西方
①2
，至今超过两百年；李斯特被介绍给中国听众，亦有百年左右的历史。李斯特生活的时代及其

长期居住在巴黎，使他有获知这位东方著名诗人—— 李白的可能，但无论李斯特的自传还是同时代人的记载，我们尚未发现二

人任何形式的“遇见”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两人美学思想没有交集，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——浪漫主义。

一、异曲同工的美学思想渊源

美学思想决定艺术家的审美价值判断，引领其艺术创作实践，影响其艺术风格与流派传承。中国传统主流美学有两大对峙

互补的走向：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美学思想，强调艺术的社会教化功能，将其视为“成孝敬、厚人伦、美教化、移风俗”的工

具和兴观群怨、安邦定国的手段；与儒家背道而驰的道家美学思想，怀疑、批判艺术的社会功能和礼教约束，强调道法自然，

向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，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和个性张扬，主张艺术自由表达真情实感，表现人的独特个性，道家美学思想

无疑是中国浪漫主义的渊薮。

对李白而言，其所处的时代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盛世，是当时全球最大的经济体。科举制度逐步确立，更便捷的入仕通

道是倚靠文学之才登堂入室、成就功名。那个时代正走出贫弱，勇敢面对突厥、吐蕃等少数民族挑战，诗人慷慨激昂、拔剑四

顾，民族有自信，人民有朝气。而当时的诗歌却受宫廷审美情趣左右，多事雕琢，浮华轻靡，与时代精神气质格格不入。时代

呼唤英豪，李白由此成为扭转当时审美取向与艺术风格的代表性人物。他深受道家、游侠、纵横家等多种思想交互影响，继承

了老庄美学思想，与屈原的浪漫主义一脉相承。刘熙载的《艺概》认为，太白诗以《庄》《骚》为大源。李白本人也借一首古

风表达其美学主张：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。圣代复元古，垂衣贵清真
②3
。清真，即是认同道家返璞归真、清新脱俗。五岳寻

仙不辞远，一生好入名山游。李白少年任侠、访友寻道，神仙般的自在与内心感受，拓展了他的视野，开阔了他的胸襟，形成

1 作者简介:曾宏，四川音乐学院歌剧合唱系副教授，四川 成都 610021。
2 ① 王丽娜：《李白诗在西方》（上），《文献》1985 年第 3期。
3 ② 李白：《大雅久不作（古风第一）》，《李白诗选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3 年，第 21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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洒脱的处世风度和豁达的人生态度，成为其浪漫主义创作风格的思想基础和生活本底。

十九世纪初的欧洲，那种精雕细刻、典雅唯美、追求形式、悦人耳目的古典主义音乐经典范式，以及“世界主义”的音乐

风格正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。欧洲各国爆发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，极大削弱了封建贵族的统治地位，新兴资产阶

级成为音乐艺术的赞助者，这为那些依附宫廷、教会和贵族的音乐家提供了新的出路。他们不再奉命为赞助人或某个特定场合

创作，而可以受内心驱使，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和独具匠心。与此同时，启蒙运动思想深入人心，康德、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

学，把艺术看做自然界的必然王国和精神界的自由王国之间的桥梁，强调主观精神，突出个人作用，这些理念成为欧洲浪漫主

义的思想基础。李斯特深受空想社会主义、革命、神（宗教）等多种思想影响，有意抒发强烈的个人情感，不受约束地表现革

命激情，以及由此生发的鲜明个性，在音乐演奏和创作过程中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，表现出浪漫主义的特质。

二、李白李斯特作品共同的歌唱性特征

李斯特时代，钢琴的内部结构已由过去的木质改为金属，琴槌也由皮制变为毡质，能发出浑厚、有力、温暖、清脆的声响，

具备了歌唱性功能
①4
，而歌唱性正是浪漫主义乐派的起点。李斯特的音乐会练习曲《叹息》，一连串的分解琶音跌宕起伏，和弦

变化带动旋律线起伏，牵引听众思绪，人们甚至可以跟随旋律咏唱，具备浓郁的抒情色彩和强大感染力。结尾处不可思议的下

行全音阶大三度和弦，如一声叹息冲破黑暗，让人回味深思，将“大海”的瞬息万变和内心的情感波澜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而在遥远的东方古国，早期的诗歌是可以歌唱的。汉魏六朝的乐府诗体，就是一种带有民歌说唱特性的诗歌样式。它既是

可以吟唱的歌曲，又是兼具艺术性的诗歌。汉魏乐府歌行体甚多，如《长歌行》《短歌行》《伤歌行》《悲歌行》等等，魏文

帝曹丕还曾写过《燕歌行》。这种特殊的诗歌样式可配乐歌唱，也可以即兴无伴奏哼唱，形式自由，句数不定，字数不定。

李白的歌行体《将进酒》，以有韵的七言为主体构架，杂以三言、五言，似呼唤，似独白，像西方歌剧中的抒情咏叹调。

诗人以幕天席地的豪情，随性而发的秉性，打破诗歌创作的固有格式，句式长短变化，音节韵律错落有致，旋律荡气回肠，显

示了诗人破旧立新的创造力和情怀胸襟。李白少年生活的巴蜀地区，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神秘氛围，人们求仙重道，追求思想

与行止无所拘束、自由自在。这些仙道文化成就了李白离经叛道、无所顾忌、标新立异、波云诡谲的审美取向。李白的七言歌

行变化多端，短句仅三字，长句达十字，打破七言古体常规，摆脱了格律束缚，形成雄浑奔放的风格，适宜抒情吟唱。

打破藩篱、创新出奇的浪漫主义美学理念，是李白将七言歌行体发挥到极致的前提，也是李斯特创造新的音乐体裁——交

响诗的内生动力。相似相通的美学主张，成就了二人的创造能力。李斯特终生反对保守，从不因循别人的道路，墨守成规与他

无缘
②5
。形式自由化及作品单主题性，是李斯特交响诗的本质特征。这种音乐形式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固定模式，形式服从乐思，

音乐表达诗意内容并兼备诗歌属性。显然，交响诗对古典主义交响乐是一次历史性变革，它以单乐章及标题性描述为辨识特征，

形式不拘、曲式自由，注重情感抒发与诗意追求，以文学、绘画、神话、传说构建乐思。反对创新的保守派认为，李斯特的标

题性音乐破坏了主观理解的乐趣，束缚了听众想象力。李斯特则辩称，标题无非是以概念或形象固化作曲家所要营造的意境，

明确指引听众，避免他们任意曲解作曲家的意图，这是听众乐于接受的
③6
。音乐史家甚至认为这是区分情感为先的浪漫主义与理

性至上的古典主义的分水岭。

李白笔下的传奇人物大多属英雄人物，如姜太公、齐国三壮士、张良、周亚夫、诸葛亮、谢安等人。这首诗中郦食其辅佐

汉高祖建功立业、狂扫天下的故事荡气回肠、气势磅礴，展现了诗人万里河山写入胸怀的慷慨与激昂。他还大量运用神话传说，

如《蜀道难》《远离别》《把酒问月》《北风行》《凤凰曲》，涉及盘古、女蜗、玉帝、王母、舜帝、烛龙、麻姑、大禹、皇

帝、巫山女神等等，寄托自己挣脱现实束缚、雄视天下的高远理想和家国情怀。

4 ①《浪漫主义》，《西方音乐及其流派》，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6 年，第 87页。
5 ②〔俄〕亚科夫·米尔什坦：《绪论》，载《李斯特》上卷，北京：人民音乐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14页。
6 ③〔匈〕李斯特：《柏辽兹和他的〈哈罗尔德〉交响曲》，载《论柏辽兹和舒曼》，北京：人民音乐出版社，2005 年，第 2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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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李白、李斯特作品的力量与速度之美

音乐转化为情绪的基本手段主要通过和声、力度、节奏、旋律和速度等要素加以体现。临床医学研究表明：音乐刺激副交

感神经系统，让人的生理、心理进入一种放松状态，这正是音乐的魅力所在。浪漫主义音乐的力度范围最弱可以达到 PPPPP，最

强可以达到 fffff，这一流派的作曲家通常采用暴风雨般的渐强和强与弱的鲜明对比，营造强烈的戏剧冲突，而对力度的追求非

常适宜表现动荡社会产生的强烈情感。

李斯特的《匈牙利狂想曲（第 2 号）》，引子部分速度缓慢、节奏自由，深沉忧郁的装饰音呈现宣叙调色彩，营造出沉重、

压抑的场景。行板部分进入李斯特惯用的“拉苏”（慢节奏），从中音区开始，缓慢庄严的节奏，低沉压抑的旋律，仿佛行吟

诗人在深沉的咏叹，衬托出巨大的悲痛与愤懑，反映匈牙利人民对不幸遭遇的哀痛和控诉，表现其不向命运低头的抗争性格。

浪漫主义乐派擅长的氛围场景营造能力以及所表现的力度，与中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表现手段十分接近。

有趣的是，速度、力度、节奏这些原本属于音乐的元素，我们却在中国浪漫主义诗歌中发现了端倪。以李白《早发白帝城》

为例——

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

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

有评论家认为，李白的这首诗会让读者产生眩晕感。它以夸张的手法，将遥远的物理距离压缩于毫厘之间，描绘长江一泻

千里的速度；它以超越声音传播的速度，表现一叶扁舟转瞬即逝的迅捷。这首诗所表现的速度感，让读者产生过山车般化险为

夷的刺激与惊险。船行江上，一路飞奔，此时的速度已留不下任何视觉记忆，只听见猿猴啼鸣，一声接着一声，给人留下超音

速的意象。在当时交通极不发达的情况下，这首诗超出人们的生活经验与想象，展示一种人类对速度的向往以及征服大自然的

内心冲动。李白用日常尺度衡量微观或宏观世界中的事物具象，达成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，使他的诗极富艺术魅力。

四、自由驰骋相向而行的想象之美

古典主义代表客观理性，浪漫主义则代表主观自由。名士风流大不拘，这一点不问东西，李白与李斯特高度一致，这也是

跨越中西文化的浪漫主义的共同特征。

“我命在我不在天”
①7
，强调主观意义，肯定人的价值，东晋葛洪宣示的道家主体意识具有积极意义。这种思想在李白诗歌

中延续引申。“我”在李白诗歌中出现了 70 余次——

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（《行路难》其二）；

狂风吹我心，西挂咸阳树（《金乡送韦八之西京》）；

青田明月来几时，我今停杯一问之（《把酒问月》）；

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；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（《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》）。

7 ① 葛洪：《抱朴子内篇·黄白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 年，第 28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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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”，意味着诗人主体意识的觉醒。李白对当时阻碍社会发展的势力向来报以蔑视与抨击的态度。其人格的独立，对权

贵的蔑视，保持了布衣寒士的独立与尊严，代表了封建时代诗人自我价值的追求，唱出了最富时代特征的高亢旋律，其诗歌表

现出的铿锵力度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这也正是诗人自信的表征。与李白相似，李斯特同样蔑视周围上流社会的流弊，斥责社

会的鄙俗与败坏。他不断实践并推进浪漫主义音乐美学主张，崇尚情感性、哲理性、主观性，孜孜以求音乐形式的创新与突破。

他的交响诗借助文字描绘自己的音乐意象，导引听众的音乐想象，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。其作品所表现的刚健之力、阳刚之气

无人望其项背，是他成为一代巨匠的标志。一般到个别，传统到自由，抽象到诗意，这既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追求的境界，也

是西方浪漫主义乐派的演进过程。

浪漫主义作曲家注重发掘本民族音乐遗产，尤其偏好民歌与民间舞曲。这些民间音乐元素极大丰富了他们的旋律、和声与

节奏，成为浪漫主义乐派独特的音乐语汇。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《匈牙利狂想曲》，多以祖国匈牙利的民歌和民间舞曲为创作

源泉，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。同样，李白也善于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，他的乐府诗达四卷之多，乐府民歌形式自由，语言生

动直白，篇幅不限，格律较宽，易于表现生活，抒发丰富而奔放的情感。

结论

通过对李白与李斯特的比较分析，我们发现：尽管欧洲浪漫主义乐派与中国浪漫主义诗歌，其产生的时代背景、文化背景

各不相同，但万法归宗，二人具有一定相似性。这是基于他们异曲同工的美学思想，相向而行的审美取向以及大同小异的创作

实践。基于此，李白和李斯特的艺术风格高度耦合，共同展示了人类对自由、个性、情感追求的相似度。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

传统文化的当下，我们对东西方浪漫主义艺术进行比较研究，探索跨地域、跨文化、跨文明的共同艺术规律，寻找中西方文化

的共性特征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。中西方文化交流、文明互鉴，需要基于相通的审美价值观。建立人类命运共同

体，同样需要基于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心灵相通的艺术思想及创作实践。我们只有科学理性地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，和谐包容、

兼收并蓄地对待世界各国文化，才能在交流与合作中共同发展进步，共同构建人类精神家园，共同创造和谐繁荣的美好明天。


